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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外孙学二胡
□王茂华

我为父亲洗双鞋
□张正

骨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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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吃糖
□王阿丽

春节马上到了，我抽空去看望耄耊之年
的姑姑。

一进门，就看到表姐和保姆正在给姑姑
喂饭。姑姑坐在轮椅上，右手腕被红绳系在
轮椅的柄上；保姆坐在她左侧，两只手紧握着
她的左手；表姐坐在她的正对面，用勺子喂着
饭。姑姑靠着轮椅，耷拉着头，干瘪的嘴唇机
械性地开合着。嘴巴上松弛的皱纹随着嘴唇
的开合抖动，对我的到来毫无反应。

表姐说：“你姑姑现在不怎么认识人了，
失忆失语。有时清醒的话，嘴里能冒出几个
字来。喂饭时，这手如果不用绳子绑着，她就
会挠伤人，或者把饭碗打翻。她这老年痴呆
啊，是越来越严重了。”

“姐，你们能这么仔细地照料姑姑，已经
做得很好啦！”我搬来板凳，换下保姆阿姨，握
上姑姑的手。

“想起你姑姑刚开始患病时的情景，我就
心痛。那天，我还狠狠地说了她！”

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到
表姐的电话，说她母亲不见了。我赶忙请了
假，和表姐分头去找。后来，我们在浴室门口
找到了她。她和一个阿姨为一件羊绒衫起了
争执，阿姨说是姑姑拿了她的羊绒衫。姑姑
退休前是小学校长，一贯为人师表，我和表姐
笃定姑姑不会拿别人的羊绒衫。但是，表姐
展开一看，确定不是她母亲的羊绒衫时，我和
表姐都懵了。这时，姑姑却突然一把抢过羊
绒衫跑了出去，我赶紧去追……最后，表姐赔
了人家几百元钱了结此事。

回家后，又痛又急的表姐数落起了姑姑：
“从小你就教育我们，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可
你这是越老越糊涂啊，你这哪是拿……”平时
能言善辩的姑姑坐在床边，抽泣着：“这羊绒
衫是灵儿这丫头的，是玫红色的，她以前都是
放在这个抽屉里的。”姑姑边说边打开了衣橱
的抽屉，一件玫红色的羊绒衫却鲜亮地躺在
那儿。

这件事后，我们怀疑姑姑患上了老年痴
呆。医生的诊断证实了我们的怀疑。

“小时候，我第一次进城，姑姑带着我们
一起逛街。我直愣愣盯着五颜六色的‘酒心
巧克力’，姑姑好似看懂了我的心思，买了给
我们。那可是我第一次吃巧克力糖啊！醉
人的酒香、甜甜的糖味，至今还唇齿留香
呢。”我跟表姐谈着过往。这时，我感觉到姑
姑原本安静的手抽动了一下，接着有了力
道，挣脱开我的手，抖动着，指着桌子，口中
叫道：“糖，糖！”表姐从巧克力盒中取出巧克
力，剥开后递给她。姑姑将拿着糖的左手慢
慢靠拢右手，把巧克力掰成两半，颤巍巍地
递给了我和表姐：“宝贝，吃糖！”我和表姐面
面相觑，而姑姑的嘴角分明带着一抹欣慰的
笑意。

表姐对我说：“现在得时刻看着她，否则，
她会去外面捡拾废品。前不久，她又一次不
见了，我和你姐夫在垃圾桶旁找到了她。她
在垃圾桶里翻捡废品，我们带她回家，她不
肯丢弃废品。无奈之下，我跟她说将废品也
带回家，她才答应了。于是，你姐夫用电动
车载着她，我用电动车载着那些废品回了
家。到家后，她从废品中掏出了一个玩具布
偶给我，说是我最喜欢的洋娃娃！”表姐说到
这儿哽咽了……

此时，我内心深处的那份柔软猛然被击
中。姑姑，那些深藏在心里的爱，远得比失忆
还远，但又近得伸手可及。这就是亲情的力
量、母爱的力量，哪怕忘了自己是谁，她也不
会忘记身边最亲的人！

祖孙情

父子情

外孙余玥从小学二年级在学校
上二胡学习班开始，就喜欢上了二
胡这门课外课，虽然当时他还不足
8周岁。

我陪外孙上二胡学习班一段时
间之后，老师说，余玥的二胡基本功
掌握得很快，可以到专门培训点训练
了，学好了还可考级。听老师这么一
说，我特别高兴。于是，我对他爸妈
说，要珍惜孩子的兴趣，积极支持孩
子，让他参加二胡专业培训班学习，
我陪他去上课。老师将二胡课程安排
在周末，不耽误学校的课程学习。

由于老师的精心指导，再加上
外孙自己刻苦，他的二胡水平提高
很快。拿到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全
国民族乐器演奏（艺术水平）考级一
级证书时，外孙高兴得跳了起来。紧
接着，我又给他报名学二级的课程。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二级的16课学
习结束了，可正准备寒假期间考二
级时，他突然发高烧，只好住院治
疗，眼看着考二级的机会就过了。老
师说，没有问题，可以补上来，根据
余玥的情况，现在可学三级的课程，
下次二级和三级同时考试。

就这样，在学习三级课程的同
时，复习二级的内容。随着课程的由

浅入深，难度也逐步加大。外孙耳边听
到的表扬声变少了，纠正动作、严格要
求的话听得越来越多。他有点感到难度
大、压力大。一度时间，我发现他有兴趣
转移的苗头。其表现是，到我家之后，只
叫我和他下象棋，不提拉二胡的事。虽
然把二胡带来了，让他拉也不太愿意
拉；有时虽拉了，也不太认真。于是，我
在陪他去学二胡的路上，对他说：“余
玥，爷爷送给你的那本爷爷写的《军营
之春》的书上，爷爷的简介下面最后一
句话，爷爷上次指给你看的，你还记得
吗？”“我记得，登山就要登到山顶，是其
座右铭。”我说：“好！你学二胡也要像登
山那样，不能才刚爬上山，还没有到半
山腰就松了劲。”聪明的外孙说：“爷爷
你放心，我知道了，今后我一定要认真
刻苦学习，把二胡拉好。”从那以后，他
学二胡的劲头足了，老师讲课时，他不
仅认真听、用心记，回家后，还把老师当
天纠正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写在本子
上对照检查、反复练习。不久，不仅二级
通过了，三级也通过了。

后来，随着不断升级，虽然越学难
度越大，但他都能坚持学、刻苦练。我怕
他在学习上再出现松劲情绪，就对他
讲，一定不能松劲，要坚持学到底。我还
把《新华日报》刊载的关于二胡独奏比

赛第一名朱昌耀先生的文章剪下来给
他看。我和外孙一起讨论：“你看过这篇
这文章有什么体会？”外孙说：“除了有一
定的悟性之外，就是苦练。朱昌耀他虚心
好学、勤奋努力，每天都要坚持练五六个
小时。我也要好好努力，在苦练上下功
夫。”就这样，外孙学拉二胡的劲头越来越
足，今年1月底一举通过十级考试。外孙学
二胡很投入，平时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多
次受到老师的表扬。今年1月，余玥的妹
妹过7岁生日，我召集两个女儿家及部
分亲戚聚会，14岁的余玥给他妹妹拉了
一曲《一枝花》，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除天气恶
劣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由他爸爸或妈妈
接送之外，在学八级之前，基本上都是
我打的、乘公交车或骑电瓶车接送外
孙学二胡并陪同学习。每次上课之前，
老伴都提醒我按时送外孙，路上注意
安全。外孙在学九级到十级期间，都由
他爸爸或妈妈用汽车接送，我另乘公
交车去陪他学习。每次对老师指出的
不足和提出的要求，我都督促他落实。
陪外孙学二胡，不仅让我好像又回到
了青年时代学乐器、排节目的岁月，而
且也向老师学到了很多专业的二胡知
识。在外孙学二胡取得成绩的同时，
我也从中找到了乐趣。

在小院门口冲洗好汽车，自来
水龙头下淋了一盆清水。走廊上，
父亲一双泥糊糊的鞋卧在那里。为
这双鞋，父亲挨过母亲许多次“骂”：
这是在屋外走路的鞋，进屋要换另
一双干净的鞋。已经八十多岁、头
脑有点不做主的父亲，总是记不住。

屋外穿的鞋，也干干净净的，多
清爽啊。墙根正好搁着一把鞋刷，
我随手拿过鞋刷和父亲的鞋，为他
刷起鞋面、鞋底的泥污。

在水盆里刷好一只鞋，放自来
水中汰一下，也就两三分钟。

妻子出门，看见我蹲着刷鞋，有
点奇怪：“谁的鞋？”

等明白我在为老父亲刷鞋，她不
无委屈地笑我：“家做懒外做勤，自己
的鞋都从来不见你刷。”

妻子说的是实情，但不完全对，什
么叫“家做懒外做勤”？斗嘴，我向来

“万有理”，不服输，急中生智，我对她
说：“你为我刷鞋，那是在你家里；我为
我爸刷鞋，我是在我家里，怎么叫‘家
做懒外做勤’了，都是应该的。”

突然为自己的这句话脸红起来：
明明知道是应该的，这却是我第一次
为父亲刷鞋。

想想小时候，父亲该是无数次为我
洗衣刷鞋、端屎把尿吧？

母亲跟我讲过这样一件小事：春

天了，我们脱下脏兮兮、油乎乎的棉
袄——那时，一个冬天，只穿一件棉
袄壳，没有第二件可换洗。父亲体谅
母亲在农村大集体上工辛苦，总是把
我们的脏衣服捆扎成一团，带到县城
去洗。在县城工厂上班的父亲下班后
相对要清闲一些。

我的老父亲，现在他什么都不能
做了，只能坐在走廊上晒晒太阳，躺在
床上面无表情地看看电视——我不认
为他真的能看明白，在餐桌旁笑眯眯
地和我们说些颠三倒四的话……为他
做一切，我们做儿女的，都是应该的。

为父亲洗刷一双鞋，让我羞愧，更
让我感动。


